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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小伙张贺茗眼中的“蟋蟀文化”

张贺茗表示，斗蟋蟀
看着既好玩又简单，但若
参加正规比赛，讲究多极
了。蟋蟀比赛与拳击比
赛 相 似 ，分 不 同“ 重 量
级”，赛前要称“虫重”，但
重量单位却不是“两”，而
是“厘米”，按蟋蟀的身长
定级别，如“虫重5.5—7.5
厘”等。蟋蟀比赛需要一
套专业器具，如：斗盆、
秤、探草，此外，还要提供
比赛成绩记录表。

至于说到裁判规则，
就更为繁复了。比赛规则
中涉及到不少专业术语。
如“起闸”，指的是比赛开
始后，提起斗盆里拦在两
只蟋蟀之间的挡板；“有
牙”“无牙”，不是指参赛蟋
蟀有无钳牙，而是指其是
否有继续比赛的能力；“双
木局”，指的是双方不分胜
负，战成平手局；

……
所谓“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这看似简
单的斗蛐蛐游戏，若想介
入其中，还真得下点工夫
研究。

而立之年的
沈阳小伙张贺茗
在商圈打拼多年，
在自己从事的广
告业界已小有名
气。闲暇时，他不
好喝酒、唱歌、打
牌、逛街，而喜欢
“以虫会友”，与那
些志同道合者交
流彼此间的“蟋蟀
的故事”。在张贺
茗看来，斗蟋蟀
（北方称之为“斗
蛐蛐”）可不是一
项简单的游戏，而
是一门学问，一种
文化，一类传承，
这小小蟋蟀里，竟
藏着一个精彩纷
呈的大千世界，岂
可等闲视之？

在蒲松龄《聊斋志异》之名篇《促织》
中，讲了一个因皇帝玩斗蟋蟀令百姓饱受
苦难、家破人亡的凄惨故事。小小蟋蟀被
世人定性为“不祥之物”……凡养斗蟋蟀
之人，多半会被扣上“不务正业”“玩物丧
志”的大帽子。

据张贺茗研究，养蟀斗蟀，是上至帝
王下至黎庶皆大欢喜的共同娱乐，更是文
人墨客的风雅消遣。在历代蟋蟀经谱上，
就留有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袁宏道、
倪瓒、黄庭坚、佛印禅师等人的精辟论
述。当代收藏大家王世襄在其代表作《锦
灰堆》中，就养蝈蝈、斗蟋蟀之窍门，有专
章评解。

时至近代，许多艺术家同蟋蟀结下了
不解之缘。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
先生在闲暇之余，将观赏蟋蟀鸣斗视为调

剂精神的一种放松方式。梅兰芳的挚友、
昆剧传习所创始人穆藕初和名艺人徐凌
云每到枫丹白露时节，就请出自己的“蟋
蟀将军”大战一场，胜者抚掌欢笑，败者便
另觅健将再决雌雄，在艺坛传为佳话。

“斗蟋蟀这项源远流长的中华游戏，
历史上出现过两大‘发烧友’：唐玄宗李隆
基与明宣宗朱瞻基。尽管蒲松龄的《促
织》篇中将斗蟋蟀之风写得不堪入目，但
这小小秋虫并未耽误邦国大业，李隆基有

‘开元盛世’，朱瞻基有‘仁宣之治’，可见，
蟋蟀与政治，并不挨边。斗蟋蟀既是一项
雅俗共赏的游戏，又是一门传承久远的古
老学问，涉及昆虫学、收藏学、心理学等诸
门学科，斗秋虫、听虫鸣、怡性情、慰心怀，
与琴棋书画一道构成了潇洒的文人风
范。”张贺茗评价道。

张贺茗表示，玩斗蟋蟀”的爱好者群体，
内部彼此称“虫友”，外界戏称为“蟋族”，沈
阳地面斗蟋蟀的人而今已不多，大概就剩百
八十人。而在北京、上海、江浙等经济发达
地区，斗蟋蟀赛事名目繁多，参与者成千上
万，有些地区还设有专业的蟋蟀协会。

张贺茗特别提到山东泰安的一个下辖
县宁阳，此地的钙质褐土非常适合蟋蟀的
繁殖生长，宁阳蟋蟀历史悠久，古代被誉为

“江北第一虫”，宁阳泗店镇的蟋蟀以曾向
皇帝进贡、在打斗中不断得冠而遐迩闻
名。“宁阳农民收蟋蟀所得，竟占一年收入
的60%—80%！当地收蟋蟀的人称为‘撬子
手’，时逢旺季，每天的人均收入约为数千
元，若抓到品相好的蟋蟀，一天收入轻松过
万。好的‘撬子手’一年挣十几万不成问
题。每到收虫季，宁阳政府便在济南火车
站拉出横幅标语：欢迎全国各地的爱好者
来宁阳收虫！海内外蟋蟀爱好者此时云集
宁阳，争捕抢购，每年接待六万多人次，年
蟋蟀交易额竟达数千万元！谁能想到，这
小小秋虫竟能造福一方。”张贺茗感叹道。

面对省外红红火火的蟋蟀供需市场，
张贺茗设想，将斗蟋蟀这一传承有序的古
老游戏在沈阳发扬光大。他组织的蟋蟀争
霸赛，都是公益性质的。他期待斗蟋蟀这
项“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能在辽沈大地
再度升温，生根发芽，让更多有志于此的爱
好者参与进来，共同研究、探索蟋蟀文化的
深厚内涵，这是沈阳小伙张贺茗的一份美
好心愿。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

受父亲影响 爱上“斗蛐蛐”
张贺茗喜欢“斗蛐蛐”，与父亲张华生的影响

息息相关。青少年时代，张华生和自己的伙伴们
就爱斗蛐蛐，他不仅自己捉，还带儿子捉，张贺茗
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就爱上这项游戏，成了一个

“蛐蛐迷”。
2007 年，张贺茗毕业后到上海实习一年，发现

上海的“蟋蟀比赛”相当正规，不像东北地区只是玩
玩而已。2008年回沈工作后，他找到斗蟋蟀的相关
场所，认识了一些同道中人。2009 年，他第一次参
加沈阳地区的正规斗蟋蟀比赛，初出茅庐的他居然
拿了亚军。待2014年第二次参赛时，他一路过关斩
将，夺得冠军！这一连串的胜利，给了他极大的鼓
舞与信心，这之后，他不仅养蟋蟀、斗蟋蟀，还悉心
研究这一古老游戏的传承渊源、发展历史。

随着阅历与经验的不断增加，今天的他，不只
是一个斗蟋蟀的高手，俨然已是一名蟋蟀文化专
家，一位蟋蟀比赛的组织者和信息传播者。

蟋蟀并非“不祥物”曾出两大“发烧友”

““

宁阳蟋蟀甲天下
卖蛐蛐造福一方””“斗蛐蛐”须过三关：“选、养、斗”缺一不可

很多人以为，斗蛐蛐简单，从地
里捉来此虫即可厮斗，而对专业人士
而言，斗蛐蛐却是门毫不简单的学
问，如过不了“选、养、斗”三关，玩也
是瞎玩，根本不上路子。

先讲“选”。张贺茗表示，选蟋蟀
首先要看形体，即业内所说的“底
板”，以此判断蟋蟀体质的强弱好坏，
头大、颈粗、腿壮，方符标准；其次是
看蟋蟀的牙是否粗大，牙圆长，牙大，
说明蟋蟀牙口好，硬度高。白牙中的

“死人白”“镜牙白”“红牙”“花牙”等
皆为上品，特别是墨牙极为珍贵，乃
虫王之牙，数量稀少，可遇不可求；再
次是看蟋蟀的斗性，落草马上开牙，
竖翅高，声音宏亮者，当为上选。

再谈“养”。张贺茗介绍，蟋蟀也
叫“百日虫”，寿命就一秋，极限三个
月，养两月，斗一月，一般是45天即可
出斗。蟋蟀是杂食昆虫，大米饭、小
米饭都可吃，但要用清水洗米，将米
粒碾碎成粉末状，煮熟后方可食用，
绝不能喂生米粒与辣椒一类食物，还
要适量加一些水果或蔬菜（如切碎的
小白菜、胡萝卜等）。另外，注意荤素
搭配，蟋蟀的“荤食”包括蛇皮、地鳖
虫、蝎粉等。若蟋蟀吃不好，难免状
态不佳，比赛时发口软弱。

张贺茗说，蟋蟀喝的水有讲究，
要用矿泉水或晒凉的白开水，不能用
自来水，因为自来水中有漂白粉，会
对蟋蟀身体造成伤害。比较讲究的
玩家，接“无根水”（雨水）喂蟋蟀。有
高手玩家，泡人参水喂蟋蟀，喂出的
蟋蟀，身体发散的光泽都与众不同。
所谓“水长筋，风长骨，食长肉”，就是
这个道理。

养蟋蟀的罐子，也有说道。要以
老罐为主，最好不用新罐，因为新罐
火气大，蟋蟀住着不舒服。当然，用
新罐也可以，只是用前须以茶水煮，
去火气。罐子的材质对蟋蟀影响不
小，红砖罐吸潮、罐体干燥，不合适。
张贺茗推荐用澄江泥罐，特别是圈内
人称作“淡原主人”的罐子，养蟋蟀效
果特别好。“蟋蟀罐的售价，从几十元
到几万元不等，什么价位都有，不同
的罐，养的虫，都不一样。一些人收
藏老罐，现在都增值了，翻了好几倍
的价。所以说，养蟋蟀还涉及到收藏
学。”言及自己的“蟋蟀经”，张贺茗说
得头头是道。

养蟋蟀的门道还有很多。如不
能将蟋蟀置于窝风地，要确保通风与
空气流畅；蟋蟀怕异味，汽油味、油烟
味都不行，甚至连香的东西都不要置
于其附近，烟民若养蟋蟀，千万要注
意了，蟋蟀闻到一点烟味，当时就迷
糊；蟋蟀喜清洁，它的粪便呈黏糊状，
要随时清理，3 到 5 天就要对罐子进
行一次大清洗；蟋蟀在比赛咬斗中受
伤了，不能乱用药，要用“地鳖虫”挤
出的水疗伤。

最后说说“斗”。张贺茗认为，光
会选、会养蟋蟀还不行，最后的“派
斗”非常关键。你选的蟋蟀去年不
错，今年选的未必就行；有的蟋蟀表
面看起来不错，但真咬斗起来却不那
么厉害。另外，比赛时，派自己的哪
只蟋蟀上场？对方的蟋蟀是什么状
态？能力如何？跟排兵布阵一样，像

“田忌赛马”之类的兵法有时都得用
上。斗蟋蟀游戏貌似随心所欲，却于
无形中与玄妙的心理学挂上了钩。

玩亦有道
蟋蟀比赛
讲究多

张贺茗喂养的蟋蟀

斗蟋蟀现场

张贺茗检查自己的蟋蟀罐

参战的蟋蟀


